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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品味百年前有血有肉、有景有情的上海，特别是见
识上海街头勇敢的革命者，那么名为《伟大的飞越》的外国纪录
片就不容错过。这部摄于1925年的片子凝聚了苏联著名导演
施涅伊杰罗夫的心血，他用镜头忠实记录了大革命前夜的中国，
特别是有关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风貌、人民生活和工人运动，
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宝贵素材。当我们广泛引用前辈作品时，
是否也应知晓作品背后的辛酸苦辣呢？近日，俄罗斯有限开放
的档案让我们有机会走进《伟大的飞越》。

抵达北京，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等

同大使）加拉罕前往南苑机场迎接，

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扶上位的临时执

政段祺瑞视支持南方革命运动的苏

联为“赤祸”，本不想出面款待，又怕

舆论批评，只好捏着鼻子设宴接风，

假惺惺地给航空队成员授予奖章，可

暗地里命令各地军警严密监视，“防

范俄人过激宣传”。

通过向施密特争取，施涅伊杰罗

夫和布留姆加入两个继续在华飞行的

机组，经汉口飞往上海，接着去正闹革

命的广州。剩下的两个机组则从奉天

（今沈阳）经朝鲜、日本回国。

施涅伊杰罗夫在回忆录里说，要

记录“伟大邻邦”的“真实容颜”，勇气

和智慧缺一不可。拿技术来说，从长

城往南，天气越来越热，光线也非常强

烈，导致胶片的乳胶层脱落。他们不

得不在上海购买专用的德国“热带胶

卷”，化解气候带来的麻烦。政治上，

如前所述，苏联人只要在军阀控制的

地方，密探就紧盯不放，所住宾馆房间

屡屡被强行搜查，逼得他们不得不把

胶卷藏起来，以免被充满好奇心的各

方暗探搜走。

拍摄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时，施

涅伊杰罗夫经常碰到麻烦，比如拍摄

美国使馆，奉军军官不问三七二十一，

指挥马弁（护兵）就要抢摄影设备，他

想要理论，却挨了一顿老拳。

和北京的拍摄比起来，上海的工

作更不轻松。尽管苏联摄影师事先

经谈判拿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

活动许可，但由

于帝国主义和

苏联不共戴天，

加上租界庇护

数万逃出来的

俄国白卫分子，

拍摄形同“战争

状态”，用施涅伊

杰罗夫的话说：

“包围的密探多

到你没空去分

辨，只有拍摄结

束，我才能搞清

楚所有人的嘴

脸。”

拍完租

界后，施涅

伊杰罗夫等

人又转战上

海华界，走

进工厂、工

人夜校、棚

户区，拍到

了共产党领导的学习小组、罢工委员

会、纠察队等珍贵镜头。有一次，他们

在拍摄党组织为工人筹款时，突遭直

系军阀孙传芳的执法队逮捕，所幸经

苏联总领馆出面，他们才安然脱险，但

条件是立即从上海回国。不过，施涅

伊杰罗夫等人带着藏有底片的箱子离

开上海十六铺码头，却没像军阀以为

的那样北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

崴），而是转战广州，那里是国共合作

的大本营。此刻，广东革命政府正酝

酿北伐，支持工农反帝运动，苏联摄影

师终于有了自由的空间，拍到许多千

载难逢的画面，“尽管珠江沿岸遍布地

主富农武装和土匪，我们必须有武装

保护才能外出拍摄，但广州的人民给

予我们最无私的帮助，这是我们工作

得以完成的重要条件”。

中国即将翻天覆地
1925年10月，施涅伊杰罗夫和

布留姆回到苏联，剪辑制作了长达

2031.6米的大型黑白纪录片《伟大的

飞越》，并在此后几年一直占据着苏

联乃至欧洲影院。如今，这部电影原

片保存在俄国家电影档案馆里，观众

不仅能跟随摄影师重温苏联飞行员

途中遇到的惊险故事，还能通过布留

姆的眼睛（他被施涅伊杰罗夫摄入影

片，成为变相的主持人）深入浏览神

秘的中国。

影片既有辽阔的内蒙古草原和

毛乌素沙漠、连绵不绝的燕山山脉，

更重要的是忠实记录了中国各地

风貌。比如在北京，可以看见颐和

园、清晏舫，英美驻华使馆建筑，川流

不息的马车、苦力和行人，古老的城

墙、贫民区、皇家别墅等。在上海，可

以看见外滩、中国帆船、外国军舰、沿

街商铺和手工业者，甚至还记录了英

资工厂工人罢工、警察逮捕施涅伊杰

罗夫并检查苏联飞机等镜头。在广

州，记录下珠江码头及来往船舶的场

景，大街小巷的车流、人流和商业区

的繁忙景象，稻田里劳作的农民，以

及沙面租界里的英国使馆等等，尤其

是镜头里出现抗议英帝国主义的省

港大罢工和海陆丰农军训练等场景，

今天看来都格外珍贵。

在某种意义上，纪录片《伟大的飞

越》保存了即将天翻地覆的中国的原

貌，也为今天的中国人了解“我是谁？

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提供了鲜

活的素材。

主动请缨
施涅伊杰罗夫，1900年出生于莫

斯科，从小饱听当水手的父亲讲述周

游世界的故事，立志要阅遍全球。

1917年中学才毕业，他就参加了十月

革命，还自告奋勇组建全俄首家拖拉

机驾驶员学校（间接还能培养红军坦

克手），他的信念是——只要有机会就

满世界“浪”，积攒阅历。

1920年，命运向他招手，给苏维

埃电影事业拓荒人汉让科夫当助手，

担任摄影棚剪辑车间主任。施涅伊杰

罗夫可不想当“打酱油的”，全身心研

究电影，认真观摩十月革命前拍摄的

1000多米国内外电影镜头，还经常泡

图书馆，汲取营养。两年后，他跟随汉

让科夫加入无产阶级电影股份公司，

这是全苏工会组织的宣传机构，他们

主要分担拍摄反映青年教育和劳动的

宣传片，成为这一领域的“大拿”。

1925年夏，受国际形势影响，苏

联政府“为了声援民族革命的东方国

家”，责成空军教育专员施密特组织首

次国际探险飞行，计划航线是从莫斯

科经中国到达日本，把苏联“软实力”

传播到东方去。因为是政府出面，此

行可谓大手笔，足足有6架飞机参加，

包括AK-1“拉脱维亚射手”、容克-13

“真理”、容克-13“红色精梳毛纺工”、

两架R-1和一架R-2邮政机。

此前，许多国家也搞过类似飞行，

但几乎都失败了，施密特向记者坦承，

这次探险哪怕有一架飞机抵达终点，

就算大功告成！无产阶级电影公司本

打算派摄影组随行，但那些摄影师一

听施密特的话就纷纷打退堂鼓，只剩

下“小青年”施涅伊杰罗夫坚持要去，

可领导怕他难堪重任，使劲地摇头。

情急之下，施涅伊杰罗夫拉上摄影师

朋友布留姆，以两家住房作抵押，合伙

买了摄影机和胶片，苦求施密特带他

们去，终于把自己送上吉凶莫测的探

险飞行。“我想，我准行！”这是施涅伊

杰罗夫临走前丢给原公司领导人的最

后一句话。

在飞机里爬行
1925年6月10日上午，全部6架

飞机浩浩荡荡地从莫斯科出发。

百年前的飞机可不像今天这样完美，

用时髦的话调侃，那就是“带翅膀的拖

拉机”，既没有舒适的气密机舱，也没

有导航器材和准确地图，飞行员只能

靠地形地貌、河流山脉、依稀可辨的铁

路商道去识别方向，至于在天上拍摄，

那就更遭罪了。

当时，施涅伊杰罗夫和布留姆是

搭乘名为“红色精梳毛纺工”的飞机出

发的。这架飞机个头小，功率低，为躲

避陌生航线上凶险的气旋，所有起飞

时间都放到黎明时分三四点，上午八

九点就降落，目的是确保最稳定的气

象和观察条件。摄影师是透过飞机非

常狭小的窗户往外拍摄，而且在机舱

里来回走动都要相当小心，因为这会

导致飞机重心改变，危及机体稳定。

他们不得不张开三脚架，自己肚皮朝

下在三脚架下爬行，拍完一边再拍另

一边。雪上加霜的是，一路上大雨、浓

雾就像家常便饭，严重影响了拍摄的

正常开展。

最让人头痛的是抵达贝加尔湖西

岸的伊尔库茨克时，机长实在嫌飞机

超载受不了，强行吩咐将三脚架及其

护套，还有摄影必需的设备都塞进行

李箱，用铁路运到下一站，直接让摄影

师无用武之地。而飞机一落地，便是

让人抓狂的等待：“怎么设备还没到

呀？要拍东西，却什么也没有！”

勇气智慧缺一不可
吃足了苦头，包括“红色精梳毛纺

工”在内的4架飞机总算于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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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学生向民众
宣传革命思想

■ 施涅伊杰罗夫

■ 施涅伊杰罗夫所搭乘的飞机即将
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

■ 苏联报纸有关航空探险队在中国
的事迹

■ 探险队从莫斯科
到北京的航线示意图

■ 黄埔学生军参加
广州群众反帝游行


